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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評《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 

 

趙偉  

南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與以往對晚明文學思潮研究主要從文學批評史和文學史的角度不同，周群著的《儒釋道

與晚明文學思潮》（上海書店出版社，二○○○年版，以下簡稱該書）側重於從同時代的宗

教、哲學對晚明文學思潮的影響這一角度，注意文學與哲學、理論批評與創作、文人性格與

審美情趣之間的結合。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十分不容易把握，而作者融會中西的治學方法，

通過詳細而充分的史料，較好地說明了他的觀點和立場。關於本書的研究方法、主要內容、

新穎的觀點以及晚明文學思潮發展過程中的醞釀、高漲、修正三個階段，卞孝萱先生在〈序〉

裡已經說的很多，也很透徹了；我只想談一點我對閱讀此書的體會，並說明一點作者在寫作

過程中，對這方面的研究容易造成的誤區的自覺突破。 

一 

  中國歷史上，在思想解放和文學革新意義上，和晚明這一時期相似的，有魏晉和五四，

劉大杰說：「我們回顧中國過去的文學史上，真能形成有力的浪漫派的思潮的，只有三個時

期，一個是魏晉，一個是晚明，一個是五四。」（《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百花文藝出版

社，一九九九年版，第三一八頁）而劉大杰先生對魏晉時期的論述是：「在中國政治史上，

魏晉時代無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卻有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魏晉人無不充滿著熱烈

的、個人的浪漫主義。他們在那種動盪不安的社會政治環境裡，從過去那種倫理道德和傳統

思想裡解放出來，無論對於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藝術，都持有大膽的見解。」（《魏晉思

想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年版，第一頁）劉大杰的這種對魏晉思想的論述，完全

適用於晚明時期，晚明在思想史上也是一個有特殊意義和價值的時代，並且對我們更深層次

地理解晚明文學思潮有積極的意義。 

  長期以來，研究者認為明代的文學不堪一提，劉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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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談論文學，多侈談唐宋，對於明代，每薄其淺陋，……就正統文學的詩詞而言，

確有此感。黃宗羲在《明文案序》上云：「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靖，三

盛於崇禎……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金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

未逮。蓋以一章一體論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

若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

人也。」（《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第三一七頁） 

  

  這段話頗能反映出學界一些人的看法。雖然對於正統文學來說，明代不如前代，但是歷

代文學的發展與變遷，都帶有其明顯的時代特性，無論是創作或是批評，都要洞悉這種時代

的特性，才能不違反文學進化的原理。在晚明這樣一個社會動盪的時代裡，由於政府對思想

的控制比較弱，對思想和學術來說都是一個發展的黃金時期。正如周豈明說：「一到了頹廢

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力量了，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不古，

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晚明正是一個皇帝祖師失去力量的

時代，是晚明個性解放思潮和文學思潮出現的基本條件。 

  對於晚明的文學來說，最鮮明的一個特點是：受晚明心學的影響並與晚明心學一起開啟

了中國的啟蒙時代。儒釋道對於文學的影響，在歷史上也是超越前代的，並且具有十分明顯

的濃厚的特色。但是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領域，研究的廣度和深度都不夠；雖然近年來學術

界越來越重視對其的挖掘，也有一些成果，如黃卓越先生的《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但從

整體上看還是很乏力的。《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通過兩個側重點集中闡述了儒釋道在晚

明文學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闡述儒釋道影響文人的性格，並通過影響文人的性格進而

影響其文學創作理論；二，儒釋道對於文學的影響主要在文學思想，而非宗教踐履。 

二 

  作者認為，晚明儒釋道合流調和首先出現的結果，是促進了佛教的發展和對晚明文人的

生活態度產生了深刻的影響。儒釋道對文人們人生態度方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性格上，從而

影響他們的文學思想和文學理論，為晚明的文學思潮增添了更為豐富的色彩。 

  從整體上看，晚明文學思潮的倡導者與實踐者，為了追求自然的真性、思想的自由，都

有一種桀驁不遜、反世俗的叛逆性格。以徐渭為例。徐渭在他的戲劇《歌代嘯》中有一首〈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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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仙〉：「漫說矯時勵俗，休牽往聖前賢。屈伸何必問青天，未須靡慧劍，且去飲狂泉。世

界原稱缺陷，人情自古刁鑽。采來俗語演新編，憑他顛倒事，直付等閒看。」清楚地表明了

他的反叛世俗的性格。有人稱他的這種性格是為了保持其真性而不與世俗合作的「自縱」（王

長安，〈自縱：發真性於佯狂〉，人大複印資料《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三年

第三期）。周群進一步發掘之所以造成徐渭這種性格的原因，除了生活道路的坎坷之外，還

受道家及受道家影響的魏晉名士風流和王陽明心學影響而形成的。從徐渭自己所取的別號「天

池山人」與「青藤道人」就可以看出道家對他的影響。「天池」，取自莊子的〈逍遙遊〉，

可見他對莊子哲學的重視。可以說，徐渭的行為是與莊子的追求個人精神的絕對自由與心性

自然是一致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說徐渭：「自知決不見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

論，不復問古人法度為何物。」這是對徐渭反叛性格極透徹的說明與評價。在學術上，徐渭

以王陽明的心學為本，把自己看作是王陽明的門人，稱王陽明為「我陽明先生」。而王陽明

心學的主旨，就是發揚自宋朝陸九淵就提出並一直強調的「自作主宰」、「自立自重 」、「六

經皆我注腳 」的反盲從精神，強調心靈純粹、率真、超脫現實世界而獨立自由；同時王學有

強調參與現實政治鬥爭，強調主觀意志。王學的這種精神使徐渭、李贄以及泰州學派、何心

隱等人深受濡染，作為他們向舊制度、舊社會和舊風氣進行抗爭的精神武器。 

  其實王學本身就是儒釋道調和會融的產物，若治陽明之學，則不得不鑽研佛道：「夫良

知既為知覺之流行，不落方所，不可典要，一著工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不得不近於

禪；流行即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為權法，是不得不近於老。」（《明

儒學案》卷十二《浙中王門學案》二〈郎中王龍溪先生畿〉，轉引自該書第七十頁）而徐渭

本身也經常和僧道來往，對佛、道有比較深的研究，是將其作為自己不拘俗套、張揚個性的

文學觀念的重要學術依據；而不是像有些學者，如唐朝白居易，只是將宗教作為追求精神解

脫和士大夫式安逸自如的生活的工具。正因為他們受王學的影響，性格上追求率真，表現在

文學理論上就是提出「本色論」和「書寫真我」，講求性靈。如徐渭在論述本色論時說：「世

事莫不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豈惟劇者，凡作者莫不如

此。」（《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一〈西廂序〉，轉引自該書第七十八頁）由此可見，徐

渭在文學理論上提出的本色論首先就是他自己性格的反映。而他的這種性格更加推動他把本

色、書寫真我、直抒胸臆揮發的淋漓盡致。 

  我們看到，書中所論及的人物，其性格與文學主張和徐渭有頗多的相似之處，本書也以

性格影響文學理論為主線來闡釋晚明文學思潮的叛逆精神。「受道家思想影響的魏晉名士風

流在明代後期的社會背景下得到了再現，從明代中後期的吳中詩人，到徐渭、王世懋、屠隆、

李贄、湯顯祖、袁宏道、馮夢龍、張岱等人都欣慕竹林名士嵇康、阮籍等人，他們正是挾帶

著這樣的個性精神與文壇傳統勢力相頡頏的」。（該書第七頁）正是由於文人們的這種性格，

使得他們在文學的創作上體現出強烈的主體意識，人的自然感情和「強烈的自我實現的欲望

以及理想幻滅後的空虛乃至主題精神的分裂」（陶慕寧，〈論明代中葉以後雜劇創作的主體

意識〉，《文學語言論集》，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版，第一一一頁）成為文學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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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內容。由此，在文學表現上，使得自從〈詩大序〉起就強調的「經夫婦，成孝教，厚

人倫，美教化，移風俗」的美刺功用得到淡化。可以說，儒釋道正是通過對整個晚明文學思

潮的持有者在性格方面的塑造，影響與推動整個文學思潮的發展、前進和豐富多樣。 

三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影響於學術最明顯的有兩個方面，一是思想的轉變，一是文字的

表現。而這兩方面，都關係到文學……佛教不僅影響到文人的生活、思想意識和創作，還影

響到文藝理論」（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南開大學出版社，二○○○年版，第一八二

頁）。這雖然僅對佛教而言，但我覺得這個觀點，對於儒釋道於中國文學都適用。辜鴻銘在

《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說道：「《南華經》被中國人公認為民族文學精華中最為完美的作

品之一。自從西元前兩世紀以前該書誕生以來，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簡直不亞於儒家經典。

以後歷朝歷代浪漫主義文學語言與精神均受到它的支配性影響。」（海南出版社，一九九六

年，第一三九頁）在這裡辜鴻銘點出了道家（教）與儒學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雖然沒有

直接點明其對於文學影響的具體方面，但從字裡行間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這種影響也是主要

體現在思想、文字與意境方面。作者主要從晚明文學思潮的核心內容──理論批評入手，系

統闡述儒釋道對於晚明文學思潮的影響。 

  葛兆光在《中國宗教與文學論集》中說：「一方面，相當多的研究者……宗教常常是被

當作文學的文化背景來看待的，研究的目的往往不在發掘宗教中的文學因子或研究滲入文學

中的宗教因子的審美意味和特殊表現，卻常常把宗教當作文學家及作品的思想感情來源。」

（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十一頁）而作者則在一定程度上克服了這種缺失，既考

察了文學家的宗教文化背景，也在一定程度上考察了滲入文學中的宗教因子的審美意味。通

過仔細地通讀全書，我感覺到作者是從以下幾個方面來把握儒釋道與文學思潮的關係、並考

察滲入文學中的宗教因子的。 

  (一)儒釋道成為文學思潮的主要內容 作者注意到，晚明文學思潮的核心內容都是從儒釋

道中提煉出來的：徐渭受王畿「惕之與自然非有二」的影響，提出「本色論」，又受到佛教

禪宗「頓悟說」的啟發，提出了戲曲理論中的「妙悟說」；李贄的「童心說」就是來自老子

所謂的「赤子」的品格，以道家貴真論為本，結合了儒家的心性理論，並賦予晚明人文思潮

的內容而創立的；「貴真」的理論貫穿於晚明文學思潮的始終，從徐渭、李贄、公安派、竟

陵派到馮夢龍，在文學理論中追求的「情真而語直」，書寫真我，是佛道精神的體現；湯顯

祖的「神情合至」與陶望齡的「內外論」，是根植於王學和佛禪的理論與復古派相頡頏的。 

  (二)儒釋道作為文學思潮的理論奧援 作者在本書開頭就說：「文學與儒釋道為主體的中

國學術思想的關係是至為密切的，尤其是文學觀念、文學理論受學術思想的影響更為明顯，

一個有影響的學術流派之所以能夠流布一時，應者雲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較完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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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體系，有一定的哲學底蘊。」（該書第一頁）進而作者明確指出，儒釋道影響於晚明文

學思潮本質上是其哲學思想，是晚明文學思潮理論來源。以袁宏道為例。袁宏道的性靈說從

王學左門分解而出，但又受佛教的浸潤，主要是體現在禪學心性論的主體性和《宗鏡錄》的

心本論。袁宏道注意到禪的變動不居，不拘定例，「既謂之禪，則遷流無已，變動不常，安

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袁宏道集箋校》卷五〈曹魯川〉，轉引自該

書第二四六頁）通過詮釋禪的無定法，論證文學亦無定法可守，從而強調文學無論是內容還

是形式，應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以自然性情為依歸，不必崇古鄙今。由此可以看出，袁宏

道實際是借佛教思想作為自己的理論支持，來反駁擬古派的文學主張。 

  其他的人也都是與袁宏道相類似，以重新詮釋儒釋道作為自己文學主張的理論支持的。

在當時傳統力量十分堅固的情況下，這也是無何奈何的事情，正如本書〈概論〉所說的：「明

代中葉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進入了晚期，古老的中華大地騰湧起了近代化的啟蒙思潮。但在

表現形式方面，這一思潮仍是通過對傳統思想做新的詮釋而實現的。」（該書第一頁）雖然

如此，但晚明文人通過詮釋一些舊概念而賦予它們以人文解放的新含義，本身就是一種突破。 

  (三)作者考察了文學理論與作品中的宗教因子的審美意味，還以袁宏道為例 作者在第八

章第三節「禪光佛影、老莊風韻與清俊宕逸的詩文」中，做了很多的說明。袁宏道的詩文是

其性靈說的體現，其中不乏以現實為題材的作品，但關注現實的題材不是其作品的主流，「對

袁宏道詩文創作影響最大的並不是儒家精神，而多為莊禪超曠空靈的意蘊」（該書第二五七

頁）。詩文內容對於佛教的體現主要是以山寺、佛教名相等作為寫作的題材，將僧侶、寺廟、

佛教典故融入詩文中，使詩文「充盈著濃郁的佛理禪味」（該書第二五八頁）。在藉詩論佛

的作品中，表現了袁宏道隨緣方便、任運自適的審美情趣。而詩文藝術形式對佛理的體現主

要在語言風格和意境方面。 

  對於其他的人，作者也多有說明，如第三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三節、第五章第三節、第

七章第三節對徐渭、李贄、焦弘和袁宗道的說明等等。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晚明文人們對意境和語言風格的創造上，雖然更多地吸收、利用佛

道的語詞和精神，但仍然沒有脫離前人的窠臼，他們反對前人但最終還是落入俗套。對於這

種現象，作者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沒有新的理論創造與理論來源，文人們只能靠重新詮釋儒釋

道來作為理論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文學「發展過程中帶有某種必然性的結果」，「明代文人

雖在詩歌的創作方面屢次糾偏，最終還是難以走出新路，而文學樣式方面的創新，俗文學的

興盛，才是明代文學超邁前代之所在」（該書第二六五頁）。正印證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

中所說的：「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律絕，律絕敝而有詞。

蓋文體通行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

脫。一切文體所以始盛終衰，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不如前，餘未敢信。但就一體論，則此

說固無以易也。」（上海古籍出版社，二○○○年版，第十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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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體上來看，周群先生付出了很多的心血，我覺得本書有閱讀的價值，能給人以有益

的啟發，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進行繼續的思考和更深刻的探索。 

 


